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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鄉羅氏設立財團法人和州圖書館稟稿》介紹

黃永豪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自從義和團事件（1900）後，清廷推行一連

串的改革，當中尤以教育改革最為翻天覆地，癈

科舉、興學堂和派遣留學生為教育改革的主要項

目，對社會各方面皆帶來重大的影響。湖南省圖

書館所收藏的《湘鄉羅氏設立財團法人和州圖書

館稟稿》，可以讓我們探討新式圖書館被引進於

地方社會所出現的問題及其成效。全書共一冊，

木刻本，出版資料不詳，封面題為「湘鄉羅氏設

立財團法人和州圖書館稟稿」，該圖書館就以此

作為該書書名。雖然仍有很多存疑的地方，但可

討論之處也不少，該資料展示新式的圖書館和學

校被引進到地方社會，本意是要改變地方社會的

風氣，建立新的社會制度，但結果是廢除科舉制

度和設立新式學校後，圖書館和學校這些新制度

仍無法擺脫傳統家族族產制度的影響，仍然具有

控制族產和祭祀祖先的功能。可見宗族文化在當

代社會仍是根深柢固。

　　該書是記載羅春騋及羅增益兄弟稟准湘鄉縣

府，立案成立財團法人和州圖書館。羅氏兄弟的

祖父為羅信南（1812-1871），為湘鄉縣毛田鄉

下竹園人，兄長分別為羅信東和羅信西，弟弟則

為羅信北。咸豐二年（1852）羅信南和其兄羅信

東跟隨羅澤南轉戰江西攻打太平軍。翌年其兄

羅信東在南昌陣亡，羅信南告退回鄉奉母，晚年

自號「陶龕居士」。羅信南有二子，長子羅長褘

（1858-1892），二子羅長裿（1865-1911）。羅

長褘，字鍚疇，號甫生。曾任安徽省和州直隸州

知州。1 羅長裿，字退齋，號申田，曾任西陽蔣氏

長春族館塾師；光緒二十二年（1896）中進士；

光緒二十七年至三十一年間（1901-1905），在江

蘇主持江蘇仕政館和江蘇法政學堂等各項新式學

堂；光緒三十二年（1906）任四川陸軍小學堂總

辦；翌年統領川邊新軍；宣統元年（1909）任西

藏督練公署兵備處總辦；宣統三年（1911）在西

藏拉薩任內被殺。2 光緒二十七年（1901）羅長裿

在家鄉創設陶龕義學。光緒三十二年（1906）由

於朝廷廢除科舉制度，羅長裿把陶龕義學改為陶

龕兩等小學堂。3 至於羅春騋及羅增益則是羅長褘

之子。筆者現時找不到羅春騋（1879-1934，號仲

淵） 4及羅增益（號季則）5 的詳細生平資料。

　　根據這份稟稿，羅春騋及羅增益兄弟在光緒

三十三年（1907）稟准湘鄉縣府，立案成立財團

法人和州圖書館。據稟稿所述，羅長裿開辦陶龕

兩等小學堂，以教育族中子弟，但圖書館尚付闕

如，於是羅氏兄弟設立和州圖書館，與陶龕兩等

小學堂相輔而行。和州圖書館暫設於三十八都白

鷺灣奬循堂屋宇。俟經費充裕，再行在十九都匡

山衝建築藏書樓。「都」是湘鄉縣的地方行政單

位，全縣分為44都（可參閱附圖一）。根據1943

年的湘鄉縣地圖，白鷺灣位於湘鄉縣的中西部，

三十八都與十九都交界的地方，其北部為三十八

都，南部為十九都。白鷺灣南部即毛田，毛田的

右鄰即為竹園。據稟稿所述羅長褘遺命把生前俸

祿分為兩股，一股贈給羅長裿，一股贈給兒子羅

春騋和羅益增。光緒二十三年（1897） 羅春騋

和羅益增將所分得的十九都匡山衝全業，及四十

都銅錢坳守塋田，作為祀田，兼奉生母聶氏膳

養。聶氏於光緒二十七年（1901）逝世，遂改膳

為祀，每歲除祭掃開支外，所餘公租頗多。於是

羅春騋和羅益增面商從伯父羅鎮嵩，函達叔父羅

長裿，創辦和州圖書館，以與陶龕兩等小學堂相

輔而行。即以匡山衝、銅錢坳田業公租，作為館

內常年經費，並與羅長褘光緒八年（1882）所置

十九都上竹園的羅信南祭產合併辦理。每歲除糧

餉、祭掃及修理田莊外，全部購辦緊要圖書，以

供眾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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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者會發現該稟稿中有兩處值得細味，第

一，為何要說明羅長褘遺命把生前俸祿分為兩

股，其中一股贈給羅長裿，為甚麼不直接說兩兄

弟把父親遺贈的田產作為圖書館的常年經費？第

二，為甚麼要經從伯父羅鎮嵩函達叔父羅長裿，

而不直接函達叔父羅長裿？ 

　　這須要先說明羅長裿的生平及陶龕兩等小學

堂設立的經過。羅長裿6歲喪父，10歲喪母，由

羅長褘教養成人。6 羅長褘於光緒十八年（1892）

逝世，把一半的遺產贈予羅長裿。兩人的感情應

該是十分好。羅長裿十分懷念羅長褘，著有《思

兄樓文稿》。這時羅長裿應該資產不多，否則

羅長褘不用把俸祿平均分贈給羅長裿和兩個兒

子。羅長裿於光緒二十一年（1895）中進士；光

緒二十四年（1898）捐升道員，任江南候補道，

常為兩江總劉坤一謀劃。看來捐納的資金亦是來

自羅長褘的贈產。而候補道亦只是一個小差事，

油水不多。自光緒二十七年（1901）開始，羅長

裿先後擔任江蘇仕政館和江蘇法政學堂等職。所

以，羅長裿的仕途是在光緒二十七年（1901）開

始。就在該年，羅長裿在家鄉置田租500石，創辦

了三種義舉，即義租、義渡和義學，其中義學田

租240石，這所義學就是陶龕義學。7 這有兩項意

義，首先，這時羅長裿前往江蘇主理西式學堂，

若他自己並沒有出任任何書塾或學堂的經驗，似

乎說不過去。其次，羅長裿仕途出現坦途，故在

離開家鄉之前，設立陶龕義學，代為掌管自己的

田產，所以，其校址位於自己家中。值得注意

的，是羅長裿這時在家鄉置田租的數目，與羅春

騋及羅增益所分得的十九都匡山衝田產數目相

同，都是500石。筆者推斷羅長裿在家鄉所置田租

500石均是來自羅長褘所贈予的田產。這樣我們才

能明白為甚麼該稟稿要說明羅長褘遺命把生前俸

祿分為兩股，一股贈給羅長裿，一股贈給兒子羅

春騋和羅益增，目的是要讓人們知道陶龕兩等小

學堂的資產其實是來自羅長褘的遺產。

　　羅春騋和羅益增設立和州圖書館的目的，包

括代為掌管田產和負責祭祀父母的事務。和州圖

書館的資產包括匡山衝田穀500石；銅錢坳守塋

田穀90石，以及上竹園田穀70石。本文沒有匡山

衝所在位置的資料，但其與上竹園皆位於十九都

內，推論應在上竹園附近。至於銅錢坳則位於湘

鄉縣的西南邊陲，接近與邵陽縣接壤的地方（見

附圖一）。和州圖書館規條訂定銅錢坳守塋田歲

入全數，專供羅長褘夫婦的春秋祭祀、塋戶賞

犒，暨修治塋墓之用。而羅信南的春秋祭祀，由

和州圖書館備銅錢捌串，交祀主承辦一切。此外

因公開支之事，和州圖書館概不承認，餘存錢穀

悉歸該館動用。換言之，匡山衝田和上竹園田的

租穀共570石的收入全數歸和州圖書館所有。陶龕

兩等小學並不能得到匡山衝田、銅錢坳守塋田，

以及上竹園田各田產的任何收益。此外，和州圖

書館規條也規定羅長褘夫婦兩處墓域，上下左右

五丈之內，若他人在域內建築、開礦、造路、強

葬者，該圖書館應盡保障墓域之義務。和州圖書

館暫設於三十八都白鷺灣奬循堂屋宇，俟經費充

裕，再行在十九都匡山衝建築藏書樓。匡山衝即

其田產的所在，日後在此建立圖書館，當然是為

了就近管理。所以，建立和州圖書館的目的，是

為了管理田產和負責祭祀的事務。

　　設立和州圖書館後，羅春騋成功接手管理陶

龕兩等小學堂。陶龕兩等小學堂和和州圖書館是

兩所互不統屬的組織，為何羅春騋可以接手管理

陶龕兩等小學堂？這是較難回答的問題。陶龕義

學以羅長裿的家作為校舍，以教導族中子弟。而

羅長裿自從創立了陶龕義學後，先後在江蘇、四

川和西藏任官，可見，他並沒有主理該所學堂。

現時知道羅芳青、羅春騋和羅鎮嵩在光緒三十三

年（1907）、光緒三十四年至宣統二年（1908-

1910）和宣統二年（1910）至1912年先後主理陶

龕兩等小學堂。8 筆者認為由於陶龕義學改為陶

龕兩等小學堂後，須要向官府申報，所以在光緒

三十三年（1907）開始才有主理校政者的名字。

這年，羅長裿離開江蘇前往四川，出任四川陸軍

小學堂總辦，而其兒子羅輈重（1889-1950，字

春馭）則離開父親返回湘鄉。羅輈重此時年約

十七、十八歲，理應可以擔任陶龕兩等小學堂校

長一職，但是，管理權卻落在羅春騋手中。表面

看來，羅春騋管理陶龕兩等小學堂是得到羅長裿

的同意。首先，羅春騋兩兄弟曾請託羅鎮嵩9 代



田野與文獻　第七十七期　2014.10.15第10頁

與羅長裿商討設立和州圖書館之事。其次，對羅

長裿來說，羅春騋的父親有養育之恩，加上其所

贈的田產幫助了自己仕途的發展，如今羅春騋把

從父親繼承的遺產成立和州圖書館，支持陶龕兩

等小學堂的發展，因此，讓羅春騋管理陶龕兩等

小學堂亦有其道理。但是，吳慶坻所撰的〈羅參

贊傳〉則似乎訴說另一個故事。吳慶坻言，「君

（筆者按：指羅長裿）性卞急，不諧於族人，以

辦學堂，故橫敚君私財。君以書抵余，語激切。

余下湘鄉，令為亭平之。不數年而君死萬里之外

矣。」10 文中所指掠奪書院田產的是否羅春騋兩兄

弟，筆者無從考究。在光緒三十三年（1907），

羅春騋在向官府呈請設立和州圖書館後，便出任

陶龕兩等小學堂校長達三年之久。到了宣統二年

（1910） 陶龕兩等小學堂改由羅信西之子羅鎮嵩

代理。11 羅長裿死於西藏後，羅輈重才接掌陶龕兩

等小學堂，把陶龕兩等小學堂更名為陶龕學校。

但是，到了1915年，當羅春騋和羅益增從日本回

到家鄉，羅輈重立即赴美留學，在哥倫比亞大學

攻讀教育學。1914年至1917年陶龕學校由羅益增

出任校長。1920年羅輈重學成歸國，加捐田租100

石，作為學校資產，再次接掌校政，直至1950

年。

　　在光緒三十三年（1907），圖書館是一項很

新穎的東西。清代湘鄉縣有很多私人藏書的地

方，例如曾國藩的「曾富厚堂」、蔣德鈞的「雙

魚堂」和王禮培的「復壁齋」等，12 但皆沒有圖書

館一詞，而且並不是對外開放的。湖南最早有圖

書館一詞的藏書地方，就是該稟稿中談到的定王

台圖書館。據張朋園研究，湖南第一所圖書館創

於光緒二十八年（1902），初期有名無實。至光

緒三十一年（1905）湖南巡撫端方始撥銀62萬兩

興建館舍，添置圖書。13 龐鴻書接任巡撫一職後，

添撥圖書館開辦經費白銀5,000兩，大興土木，於

定王台正殿後另建館舍。端方和龐鴻書先後皆動

用公款擴建定王台圖書館，除了是與地方士紳保

持良好關係外，更重要的是推廣圖書館成為朝廷

的重要教育政策。14 戊戌維新（1898）後學會與學

堂興起，提倡學習西方和普及知識，主張興辦圖

書館為喚起民眾、啟迪民眾的重要設施。學會、

學堂幾乎均設有藏書樓。清末推行新政，更加重

視圖書館建設。清廷在光緒三十一年（1905）成

立學部。翌年，清廷改設提學使司，統轄全省學

務。提學使司的辦公機構稱學務公所，置議長一

人、議紳四人，協助提學使參贊學務，其下設總

務、專門、普通、實業、圖書、會計六課，將興

辦和管理圖書館列入其職責範圍，自此各省陸續

建立圖書館。同年，學部奏定，在各廳、州、縣

建立勸學所，管轄本地學務。設視學一人，由省

提學使委派曾出洋留學或曾習師範者擔任，採取

劃分學區的方式，視學兼任學區總董，每區設勸

學員一人，由地方官委派品行端正、留心學務者

擔任。各村推舉學董，負責就地籌集款項，按學

部規定的程式辦學。通過這些辦法，地方政府可

以加強與地方士紳的連繫，把曾出洋留學或曾習

師範者拉回地方教育體制之中，這個體制亦包含

了向地方籌款的功能，亦可以吸納地方士紳於官

府體制之內。

　　羅春騋和羅益增的履歷是符合上述視學一職

的要求。他們兩人自稱為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外

生和日本弘文學院生。光緒二十八年（1902），

湖南省首次派遣官費學子到日本留學。翌年，再

派遣另一批官費學生前往日本。自此，很多湖南

人自費到日本留學。據統計，到了光緒三十年

（1904），共有八百多名湖南人以官費或自費到

日本留學，約佔全國留日學生總數的四分之一。15

光緒三十一年和三十二年（1905-1906），為留日

學生人數的最高峰期，羅氏兄弟是其中一份子。16 

羅氏兄弟在稟稿中自稱是從日本接觸到圖書館，

認為值得加以推廣。該稟稿中宣稱和州圖書館

的借書規則是參照日本各私立圖書館及湖南省定

王台圖書館章程，足見其受到日本圖書館制度和

定王台圖書館的影響。但值得注意的，是和州圖

書館第十項規條指：「學部新章，提學使總理全

省學務，設立六課，圖書其一也，內載並管圖書

館。」說明羅氏兄弟在創辦圖書館之時便已留意

到學部的政策。顯然，他們受到官方的政策影響

甚深，馬上呈請設立和州圖書館。羅春騋和羅益

增留學日本，如今設立和州圖書館，並且接手主

理陶龕兩等小學堂，當然是十分符合新學制中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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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的條件。若能擔任視學一職，便可以兼任學區

總董，總董的職責是籌集興學款項、定期檢查勸

學情況和選擇勸學員，所以，對其下的勸學員和

學董有很大的影響力。17 羅春騋和羅益增有可能是

希望取得視學的職位。

　　究竟和州圖書館是否真的成立和收藏書籍？

筆者是存懷疑的態度。1929年陶龕圖書館設立於

陶龕學校的前門樓上，並舉行開館禮。18 如果和州

圖書館曾經設立和藏書，在設立陶龕圖書館之時

理應有所談及。現時並沒有任何資料顯示和州圖

書館有所運作。退一步說，即使和州圖書館有所

運作，仍然具有很強的家族組織的色彩。該稟稿

中對管理田產和春秋祭祀的規條寫得十分詳細，

但對於購買圖書和閱書等規條則十分簡略。稟稿

中所列的其中一項規條就是：「其以私家著述、

刻板庋貯本館者，本館當代為保護，但收入取出

時，須由收取者立字據備考。」顯然在設立之初

和州圖書館便十分注重收藏書籍的刻板。有跡象

顯示羅鎮嵩所編撰的《下學寮彙稿》是與和州圖

書館的設立有很大關係。光緒三十三年（1907）

四月，即和州圖書館訂立各規條之時，羅鎮嵩把

其父羅信西的奏稿和書信等編撰成《下學寮彙

稿》刻板流通。羅信西（1819-1871）在光緒八年

獲追贈中憲大夫。19 翌年，羅鎮嵩授秦州直隸州知

州，光緒十六年（1890）卸任回鄉。為甚麼要到

光緒三十三年（1907）才刻板印刷？其自序言：

「浩然去官歸耕，湘上子弟為檢行篋，見所為公

私文草，請鏤版藏諸家塾」20 可見所謂「藏諸家

塾」其實是藏在和州圖書館。可見，和州圖書館

實質仍是一個家族的組織。

　　其實不單和州圖書館為一個家族的組織，即

使是陶龕學校也是充滿傳統家族組織的味道。

1950年，陶龕學校移交給當地政府時，校舍佔地

四畝，校產田租340石和藏書20,000冊。21 陶龕學

校先後以羅長裿的名為「畫竹園」的住宅、羅鎮

嵩住宅的中堂和羅益增名為「撫余山莊」的住宅

作為校舍。22 而340石的田產即是光緒二十七年

（1901） 羅長裿所設置的240石田產和1920年羅輈

重所加捐的田租100石。而藏書20,000冊中有萬餘

冊是羅春騋於1931年把家中所藏舊書搬到陶龕學

校圖書館的。23 此外，羅家子女就有不下20人曾任

陶龕學校的教職員。24 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陶龕

學校每年清明節皆停課一天，集合師生數百人，

登山拜祭羅長裿，然後留山活動數小時才整隊歸

校。25 筆者不禁想起自己的經歷，每年重陽節，筆

者所就讀的鄉村小學，組織全校師生一同前往拜

祭這所小學所屬的宗族祖先。26 兩者是如出一轍。

看來宗族觀念對於現代學校制度的影響是漫長和

廣泛的。

　　和州圖書館亦涉及了財團法人的問題。財團

法人（Corporation）是一個新的觀念。法人是一

項法律的名義，最早出現在19世紀的歐洲。所謂

法人，根據《辭海》的解釋，法人應該具下列四

項條件：1. 依法成立，2. 有必要的財產或經費，

3. 有自己的名稱、組織機構和場所，4. 能獨立承

擔民事責任。究竟羅春騋和羅益增兄弟如何得

到「法人」或「財團法人」一詞？他們曾留學日

本，這個法律是否他們留學期間所學懂的？有待

進一步研究。

　　雖然稟稿中提出建立財團法人和州圖書館，

該稟稿清楚使用了「法人」一詞。清廷在光緒

二十九年十二月（1904年1月）奏准頒行《欽定大

清商律》，自此清廷的法制中才明確出現商業法

律，並且引進西方現代的法律觀念。筆者遍查上

述的商律，亦找不到「財團法人」或「法人」一

詞。單從一份資料筆者無法判斷羅氏兄弟，以至

湘鄉地方官員是否具備了清楚的「法人」概念。

首先，對於依法成立方面，稟稿記述：「賞准批

示立案，以規久遠」；而湘鄉縣府批覆：「立圖

書館最為美舉，深堪嘉許，准即立案，抄粘規則

存」。當然可以證之為依法成立。第二，這圖書

館是有其獨立的資產，具有朝廷所承認的法律地

位。和州圖書館規條的第一條即言，羅氏兄弟以

上述的十九都匡山衝田、十九都上竹園田和四十

都銅錢坳田業，「稟縣立案，交付本館，本館得

以成立」。該規條更明言：「匡山衝糧餉係十九

都二區，冊名羅穗正，餉肆兩叁錢零肆釐；上竹

園糧餉係三十八都十區，冊名羅倬正，餉貳錢貳

分，永歸本館擔任完納」。和州圖書館成為一個

以資產所成立而具有可以承擔賦稅的法律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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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和州圖書館是有其名稱、組織機構和場所

的。和州圖書館暫假三十八都白鷺灣奬循堂房屋

開辦，設立館長一員，書記兼會計一員，勞働二

人，年終之時會分別就藏書、支出和薪金等各方

面造冊存館。但是，問題在於和州圖書館是否能

夠獨立承擔民事責任。當面對訴訟之時，和州圖

書館的館長是否可以承擔所有的責任、賠償或債

項，這涉及了該館長的職責、如何任命和權限，

這方面在稟稿中並沒有任何說明。和州圖書館是

否已具備現代財團法的條件，仍有待進一步的研

究。

　　這個案讓我們看到羅家數代皆與政府保持良

好的關係，無論是留學、興建學校和圖書館等各

項教育政策，羅家皆一一立即採納，所以，清末

的學制改革是得到地方士紳的支持。而通過新學

制，清廷能夠把士紳留在地方社會。雖然羅氏緊

貼著朝廷的政策，但是並非只是朝廷政策的追隨

者，也並不只是朝廷政策的被塑造者，他們把朝

廷所推動的事物迅速改構成為配合地方社會的獨

特體制，甚至把一些朝廷政策以外的觀念，也帶

進這些獨特的體制中。雖然圖書館是很新穎的事

物，但是，羅氏兄弟把這種新的事物與傳統的管

理祀產機構結合起來。和州圖書館的例子顯示

西方現代制度移進中國，並不能完全擺脫舊制度

的局限。圖書館和財團人皆是現代的西方觀念和

制度，但是，在引入中國後，卻無法擺脫一些舊

觀念和制度的影響。和州圖書館只是在名義上和

形式上是一所新式的文化機構，其實質仍是一所

管理家族族產的組織，其最重要的功能是祭祀祖

先。

　　清末的教育改革，改變了國家的體制和觀

念，國家希望可以建立一個現代化的政治、文化

和社會體制，但是，地方士紳雖然是樂意跟隨，

但是，卻受到舊觀念的影響，仍把舊的文化引進

現代的體制當中，或者正如科大衛所主張，國家

已變，但宗族不變。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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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尚小明，《留日學生與清末新政》（南昌：江西

教育出版社，2002），頁56。

18 佘國綱，《教育之神羅輈重》，頁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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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湘鄉羅氏設立財團法人和州圖書館稟稿（標點為筆者所加）

　　具稟留學日本法政大學生，改  早稻田大學外生羅春騋；留學日本弘文學院生羅益增，為設立圖書館

事。  生故父奉  旨嘉奬循良，實任安徽和州直隸州知州，加四級羅錫疇，居官行政素為和州士民所愛載。

薄俸所入，遺命分為兩股，以一股俾與生胞叔羅長裿，而生兄弟所得亦如其數。生兄弟愴念吾父積勞致

疾，不獲優遊林下，曾卜光緒二十三年，將所分十九都匡山衝全業，及四十都銅錢坳守塋田，作為祀田，

兼奉生母誥封恭人氏聶膳養。議定子孫不得變賣分佔。生母旋於光緒二十七年二月遽爾棄養，遂改膳為

祀，每歲除祭掃開支外，所餘公租頗多。生邇年遊學日本，目擊彼邦之強，由於公私學校及圖書館之林

立，故人人具普通知識而能摯愛其國家。生胞叔父長裿開辦陶龕兩等小學，以教育族中子弟。業經生從伯

父羅鎮嵩呈請轉詳立案。惟圖書館尚付闕如。生現面商從伯父羅鎮嵩，函達生叔父羅長裿，創辦設館，蒐

集圖書，即名為和州圖書館，以與陶龕兩等小學相輔而行。即以匡山衝、銅錢坳田業公租，作為館內常年

經費，並將生父光緒八年所置十九都上竹園先祖考  贈資政公祭產，全業合併辦理。每歲除糧餉、祭掃及修

理田莊外，恙購辦緊要圖書，以供眾覽。至館中規則，應參照日本各私立圖書館及湖南省定王台圖書館章

程，隨時酌訂。該館暫假三十八都白鷺灣奬循堂屋宇開辦，一俟經費充裕，再行建築藏書樓，俾先人名譽

得以長垂不朽。為此稟懇老公祖案前，賞准批示立案，以規久遠，為公便，上稟。

　　　縣尊周批，立圖書館最為美舉，深堪嘉許，准即立案，抄粘規則存。

附規則十條

第一條	 本館經發起人羅春騋兄弟，以和州公祀產匡山衝田，穀伍伯石伍石一畝，銅錢坳守塋田，穀

玖拾石，及和州公生前所置資政公祭產，上竹園田，穀柒拾石，稟縣立案，交付本館，本館

得以成立，故定名稱為和州圖書館。

第二條	 本館暫假本縣三十八都白鷺灣奬循堂房屋開辦，俟經費充裕後，再建藏書樓於匡山衝。

第三條	 本館應設館長一員，書記兼會計一員，勞働二人，餘俟擴充時添設。

第四條	 本館認定銅錢坳守塋田歲入全數，專供和州公、聶恭人春秋祭祀、塋戶賞犒，暨修治塋墓之

用。資政公春秋祭祀，由本館備銅錢捌串，交祀主承辦一切，此外因公開支之事，本館概不

承認，餘存錢穀悉歸本館動用。

第五條	 匡山衝糧餉係十九都二區，冊名羅穗正，餉肆兩叁錢零肆釐；上竹園糧餉係三十八都十區，

冊名羅倬正，餉貳錢貳分，永歸本館擔任完納。

第六條	 和州公、聶恭人兩處墓域，上下左右五丈之內，若他人在域內建築、開礦、造路、強葬者，

本館應盡保障之義務，屆時開會決議抵制。

第七條	 本館擇買圖書，添置器皿，薪水，辛工，一切雜用，年終由館長督率各員，分別造冊存館。

第八條	 如有寄贈本館圖書者，當由書記員將其書目本數及贈者姓氏，列入本館冊籍，以誌銘感。其

以私家著述、刻板庋貯本館者，本館當代為保護，但收入取出時，須由收取者立字據備考。

第九條	 本館每日閉館。閉館時限、閱書、賃書各項規則，屆時榜示館門。

第十條	 查學部新章，提學使總理全省學務，設立六課，圖書其一也，內載並管圖書館，若學憲有章

程頒發時，本館自當添入此項規則中。

光緒三十三年四月十九日財團法人和州圖書館訂


